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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有交筆友的習慣。 

多數的筆友是麻瓜，在他寫完招呼後再請莉穆伊或瑪雅寫下不同國家的地址寄出，從開始到

現在持續了約莫九年，他也從中學到了不少，好比不同國家的語言以及麻瓜世界的新科技。少數

魔法世界的筆友——比如赫夫帕夫的東榊、德姆蘭的LF與波巴洞的鳥小姐——則是在入學後由

貓頭鷹隨機寄出信件而相識（當然他寄出去的量遠大於此，他猜測也許是因為巫師的戒心較重一

些）。 

噢，還有明明是藉由一般信件認識，卻意外在霍格華茲相識的M.Y。明明已經過了三年，但想

起與夜久先生相認的過程，亞維還是會忍不住笑出聲來。那樣的經驗也讓他格外期待三巫鬥法時

與即將到來的鳥小姐相見，事實上，第一次的會面也並沒有讓他失望；他們相談甚歡，甚至約好了

之後幾週一次的午茶時光。 

 

筆友之於亞維都是非常重要的朋友，而其中最為特別的便是鳥小姐。 

 

他與鳥小姐年齡相仿，最開始認識的時候是在一年級開學不久後。那時候的鳥小姐天真爛漫

，儼然是被保護得很好的小公主，或許是家族教育的緣故，言詞中帶了點純真的殘忍。當然了，亞

維並不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在他的觀念中女孩子就是要疼寵的，如果可以，他希望這個女孩永

遠都是這樣單純直率。 

然而下一年對方便遭逢巨大變故，斷訊一年後再次聯繫上的小女孩像是一瞬間長大了，她變

得更加成熟圓滑、明白世事，撒嬌的次數銳減到令亞維心疼的地步。或許是移情的心理作用，他

對鳥小姐更加地好了，回信的速度越來越快，希望對方能夠依靠自己、能夠因為他們「素未謀面」

而吐露心裡最為壓抑的痛苦。 

 

再然後便是……休斯家變。 

亞維有些煩躁的做出轉筆的動作，一個使力羽毛筆便嘲諷般地從手中飛了出去。驚覺自己拿

著的不是鉛筆和原子筆的同時也明白自己完全看不下書，他索性使了個飄符咒把筆撿回，收拾好

手邊的東西，然後慢慢走到與鳥小姐約好的地點。 

 

中庭已經有人坐在那兒了。亞維定睛一看，那是個有著漂亮的淺棕色長捲髮的女孩，在後腦

勺紮了個俐落的高馬尾辮，聽到腳步聲後很是警覺地望了過來。 

https://www.plurk.com/p/liqjvl


「亞維？」鳥小姐——亞微斯有些遲疑地喊了一聲。 

「亞微斯？」亞維訝異地回應。 

「怎麼這麼早？！」這次倒是異口同聲了，他們對視一眼，哈哈哈地笑起來。亞微斯拿起未使

用的茶杯，倒滿茶水後放到隔壁的位子上，亞維則是順勢坐下。 

「已經靠近第三項挑戰開始的時間，大家都在複習，但我實在太期待跟你見面啦，就先跑過來

了。」亞微斯見亞維坐了下來，順著方才的話題說道。她俏皮地吐了吐舌頭，亞維聞言不禁微微一

笑。 

他和亞微斯實在太像了。陽光下的亞微斯看起來相當開朗，倒像是亞維對亞微斯的第一印象

那樣天真爛漫。這樣柔軟的女孩兒怎麼承受得住生命的重量呢？他這麼想著，左手忍不住輕輕地

拍了拍對方的頭。 

「……？」莫名得到一個小動物式的拍頭，亞微斯先是有些茫然，隨即鼓起臉抗議。「亞維又把

我當小孩兒。別忘了，真論起出生日期，我可是比你還大一些的喔。」 

「哎，都怪亞微斯太可愛、太可愛了。」亞維像女孩子一般捧著臉，搖著頭誇張地說道。 

明明知道對方只是在開玩笑，亞微斯聞言還是不自覺地臉紅了。 

「亞維也很可愛呀。」比真正的女孩子還要可愛。她暗忖。 

「這可是努力了一個暑假的成果。」亞維哼哼兩聲，甩了甩他那一頭柔順亮麗的金髮，「學化

妝、學穿搭，噢，還有魔藥……為了調出這個髮色都快變成色盲啦。」 

「亞維……」亞微斯欲言又止：「形象、形象。」 

亞維正想回「形象是什麼能吃嗎」，又想起自己確實該保有那所謂的的形象。他咳了咳，端正

地做好，優雅地捧起茶杯啜一口茶。 

「……真是位優雅的女性呢……」看著亞維的變化，亞微斯不禁低聲說道。 

亞維聽見亞微斯的低語登時一怔，隨即笑了開來。他一一細數起瑪雅的一切。 

「是的，大家都知道休斯家的大家閨秀，聰慧又有能力，溫柔婉約，長得又漂亮……」 

 

亞微斯輕輕蹙起眉頭。 

正如同亞維熟知亞微斯的性格一般，亞微斯對亞維也是相當熟悉的——她單純，但並不笨，

在經過那一年的歷練、遇到更多人之後，看得更加明白。無論是純正的倫敦英腔 ，亦或是偶爾調1

皮偶爾優雅的姿態，甚至是衣著打扮，都並非亞維原來的樣子。她知道的亞維應該是更加男孩子

氣的、大而化之的，從用字遣詞中得以看出他的教養和禮貌，卻不會被人以框架約束。 

現在她所看到的亞維儼然是在模仿誰——至於是誰，答案再清楚不過。 

1 一般華語講得標準的人即使同時學習英文，講英文時仍會帶有一些口音，反之亦然。 



 

亞微斯在最初接到信並得知休斯家變時是非常震驚的，同時她也感到悲傷。她明白生命有多

脆弱，也知道生命的重量有多沈。事實上這是她第一次提起瑪雅。初見時她隻字不提休斯，只怕

揭開亞維的傷痂。然而經過幾個月的談天和觀察，一些發現卻令她越發地難過。 

 

「亞微斯？」亞維注意到亞微斯的表情便停了下來，他有些困惑地望著她。「妳在……傷心

嗎？」 

「是的。」亞微斯沒有隱瞞自己的心思，點點頭道。 

「為什麼呢？因為我打扮成這樣嗎？」亞維歪了歪頭，從他們這次的話題中挑了一個最有可

能、也最多人詢問的原因猜道。 

亞微斯搖頭。 

「那是為什麼呢？」 

亞微斯沈默了一會兒。她不想干涉亞維，但又希望對方可以解脫，猶豫了一會兒，終是緩緩地

問了出口：「亞維，你有沒有想過，你打扮成瑪雅的初衷是什麼呢？」 

「初衷……？」亞維沒料到亞微斯會問出這樣的問題，愣愣地重複了一次。他想了半晌，茫然

地摸著泛著一絲疼痛的左胸，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但我覺得這樣子就好像瑪雅還在一樣，

感覺會好受許多。」 

「可是亞維，」亞微斯定定地看著他，「你在哭呀。」 

亞維吃了一驚，連忙摸摸眼角，乾的。 

「不，我沒有，你瞧。」 

亞微斯輕輕撫過亞維的眼尾，溫柔而悲傷地說道：「我看到你的眼淚了呀……」 

傷口未曾痊癒，你又自虐似的對於關於瑪雅的事情侃侃而談、一絲不苟地扮演瑪雅，這樣自

欺欺人地說著不痛了，一邊用刀子把傷口劃得血肉模糊，怎麼能不疼得掉淚？ 

 

亞維愣愣地回望著亞微斯清澈的雙眸，其中竟是反映著在雨中嚎啕大哭的自己。他眼角一澀

，一時之間再說不出否定的話，最後只能捂住臉，苦笑著嘆了口氣。 

 

肯恩和艾德蒙說得沒錯，他真是個膽小鬼。 

 

To Be Continued… 

 


